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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精神病学的声名在美国人的想象力里达到了巅峰。
华盛顿特区的圣·伊丽莎白医院收治了七千多名病人，成为了一座乌托邦似的丰碑，意在标榜将精神
疾病患者从社区隔离进行治疗，是有卓越功效的。
根据玛丽·简·沃德的小说《蛇穴》改编的1948年的同名电影将精神病医生描述为一位救世主，拯救
了在精神病院饱受磨难的妇女。
如果人的精神能够如此放荡不拘而导致多重人格分裂，具有爱心的精神病医生一定能够解开心魔，让
分裂的人格重新合一，就如同演员科布在1957年的电影《三面夏娃》里表现的那样。
精神病医生是理智和秩序的骑士，将年轻少女从无处不在的心魔中解救出来。
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精神病医生和精神病院自身成了魔鬼。
曾受训于布达佩斯的精神病学家托马斯·萨兹在其《精神疾病的秘密》（1960）一书中突然对自己曾
接受的培训发难，声称精神疾病的说法“不仅没有科学价值，而且有害于社会”。
R.D.莱恩在《分裂的自我：对健全与疯狂的生存论研究》中认为，精神病人经常通过装疯卖傻、作践
自己和作弄医生来达到牵制并躲避危险人群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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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精神病院里，大护士以严厉的手段、冰冷的器械和冷酷的心肠统治病人们，试图把他们改造为柔顺的
、规矩的、毫无个性的机器。
病人们饱受大护士和黑男孩护工的凌虐，直到不受约束的麦克墨菲进入了疯人院。
    在病人中，印第安人布罗姆登最懂得体制的力量，即便麦克墨菲仿佛一步步走向胜利，把狂欢节的
氛围传播到整个病房，但布罗姆登知道更严酷的压制在等待着他们。
　　最后当麦克墨菲从手术室被送出来，变成了一具眼神空洞的塑料娃娃，正要被大护士当成杀鸡儆
猴的标本时，布罗姆登知道，他只能以某种方式来维持麦克墨菲的胜利，给予大护士最后的一击⋯⋯ 
  窗外月色冰冷，胆怯而沉默的印第安人敲碎了窗户，逃离这个疯人院。
    疯人院实际上是当时美国社会的一幅缩影，恰好同金斯堡在其《嚎叫》中的那一声“我看见我这一
代的精英被疯狂毁灭”相呼应，发人深醒。
“大护士”则是《嚎叫》中的邪恶火神摩洛克的象征，代表美国资本－军事一体化体制对人性的压抑
。
   《时代》周刊称此书“是向体面阶级社会的陈规以及支持这些陈规的看不见的统治者发出的愤怒抗
议”。
《纽约客》则说此书“预示了大学骚乱、反越战、吸毒以及反文化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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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肯·克西，生于1935年，2001年患肝癌逝世，享年66岁。
肯·克西自幼体格强壮，喜好运动，尤擅长摔跤，为此获奖学金进入俄勒冈大学学习新闻学。
1959年到斯坦福大学攻读写作学位，自愿参加了政府在一所医院的毒品实验项目，1963年基于这一体
验出版了长篇小说《飞越疯人院》而一举成名。
他还在好莱坞影片中出演过次要角色。
1990年任教于俄勒冈大学，直至去世。
他被称为嬉皮时代的催生者和见证人，一位严肃的小说家，可以同菲力普&#8226;罗思和约瑟
夫&#8226;海勒相提并论。
正如1997年垮掉一代宗师金斯堡的离世，肯&#8226;克西的去世所留下的空白也无人可以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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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他们在外头。
穿白色制服的黑男孩们起得比我早，他们公然在大厅里性交，然后在我能抓到他们前把大厅都擦干净
了。
我从宿舍里走出来时他们正在擦，三个人都闷闷不乐，憎恨一切：憎恨一天中的此时此刻、脚下的这
个地方，以及他们不得不与之一起工作的人。
当他们这样憎恨一切时，最好不要让他们看到我。
我穿着帆布鞋蹑手蹑脚地沿着墙壁走过去，像灰尘一样安静，但是，他们似乎有特别灵敏的设备能够
侦察到我的恐惧，三个人都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来，黑脸上的眼睛闪闪发亮，就像老式收音机背后伸出
的电子管所发出的坚硬的光。
“这是酋长。
超级酋长，伙计们。
老扫帚酋长。
拿去，扫帚酋长⋯⋯”他们把一个拖把塞到我手里，指一指今天要我打扫的地方，我立刻遵命。
其中一个还用扫柄打了我的小腿肚一下，催我快点滚过去。
“呃，你看他那个急不可耐的样儿？
个子高得可以从我头上吃到苹果，却像婴儿一样地听我的话。
”他们大笑，然后我听到他们在我身后凑在一起嘀嘀咕咕。
黑色机器忙碌的嗡嗡声，哼着仇恨、死亡和医院里的其他秘密。
他们认为我又聋又哑，所以当我在附近时，他们并不刻意压低声音谈论他们的仇恨的秘密。
每个人都认为我又聋又哑。
我的谨慎小心足以糊弄他们到这程度。
如果说一半的印第安人血统在这肮脏的生活中对我有任何帮助的话，那就是让我谨慎小心，这些年来
一直这样。
我正在病房门附近打扫的时候，门外响起了钥匙开门的声音。
从锁包围钥匙那轻柔、迅捷、熟练的感觉，我知道是“大护士”来了，毕竟她已经跟这些锁打交道很
久了。
她带着一股冷风从门外溜了进来，然后锁上了门。
我看到她手指滑过铮亮的钢门——每个指甲的颜色都和她嘴唇的颜色一样，一种可笑的橘红色，就像
一块烧红的铁的顶端，这颜色是如此的炙热，又是如此的冷酷，以至于如果她摸你的话，你都无法判
断到底是冷还是热。
她带着她的柳条编织袋，就像阿姆帕夸部落在炎热的八月，会沿着高速公路叫卖的那种工具箱形状的
手袋，有个大麻纤维的把手。
我在这里的这些年她一直用这个手袋，手袋编织得很稀疏，所以我能够看到里面——没有粉盒、口红
或其他妇女用品，而似乎塞满了一千种今天她要用的零部件一车轮和齿轮、擦得冰冷锃亮的嵌齿、像
瓷器一样微微发光的小药片、针头、镊子、钟表匠用的钳子、铜线圈⋯⋯她走过去时对我点了下头。
我让拖把顺势把自己往墙上一推，面带微笑，试图避开她的眼睛，觉得也许这样她的那些设备就失效
了，毕竟如果你闭上眼睛，它们就无法了解你很多。
当她在大厅里经过我身边的时候，在黑暗里我听到她的橡胶鞋跟敲击着地板，柳条手袋里发出的声响
和她走路的响动猛烈碰撞着，她走路的姿势很僵硬。
当我睁开眼睛时，她已经到了大厅的另一头，正要转进玻璃围着的护士站，在那里她将一整天坐在她
的桌子前，从她的窗户向外看，在接下来八个小时里把休息室里发生的一切都记录下来。
她的脸看起来满足而平静。
然后⋯⋯她撞见了那些还凑在那儿嘀嘀咕咕的黑男孩们。
他们没有听到她已经进了病房，现在才感觉到了她的怒目而视，已经太迟了。
他们应该晓得不要在她值班时扎堆瞎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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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个人的脑袋骤然分开，满脸疑惑，他们像被困在陷阱一般互相挤靠在走廊的尽头。
她俯下身子朝他们冲了过去。
她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我看得出来她异常愤怒，很显然已经失去控制了。
她是如此的愤怒，她要把这些黑杂种的四肢一条一条地撕碎。
她开始膨胀了，直到她的背部从白大褂里裂了出来，她让她的胳膊一节接一节地伸出来，直到长得足
够环绕他们三个五六圈。
她硕大的头颅猛地一转，往四周看了看。
除了藏在拖把后面、无法开口求救的混血印第安人老布鲁姆？
布罗姆登以外，其他人都还没有起床。
于是这下她真的放开了，在她粉刷过的脸上，微笑扭曲成了肆无忌惮的咆哮，并且她膨胀得越来越大
，像台拖拉机一般大，她是如此的巨大，以至于我能够闻到她身体内部机器的味道，就像你能闻到超
载的汽车发出的味道。
我屏住呼吸想，上帝啊，这次他们来真的，他们让仇恨层层积累到不堪重负的程度，在尚未意识到自
己做了什么之前，他们一定会互相把对方撕成碎片。
但是就在她准备弯曲她那些分节的胳膊围箍黑男孩们，他们也准备用拖把的把子劈开她的下腹时，所
有的病人们都从宿舍里走了出来，想看看这大吵大闹究竟是咋回事。
她必须在丑恶嘴脸原形毕露之前赶快变回去。
等到病人们揉了揉眼睛，对这里发生的事情一知半解时，所有他们能看到的，是和往常一样微笑、平
静和冷冰冰的护士长，正在告诉黑男孩们，这是星期一的早晨，一个星期的第一个早上总有很多事情
要做，他们最好不要围在那里讲闲话。
“⋯⋯说的就是星期一早上，你们知道我的意思，孩子们⋯⋯”“好的，拉契特小姐⋯⋯”“今天早
上我们有很多的安排，所以如果你们围在一起要聊的事不是太紧急的话⋯⋯”“好的，拉契特小姐⋯
⋯”她停下来向一些病人点头致意：他们正瞪着红肿惺忪的睡眼围站在那儿。
她向每一个人点一次头，姿势精确而机械。
她的脸孔很柔和，是经过严谨的精打细算下创造的产物，就像一个昂贵的洋娃娃，皮肤犹如肉色的瓷
釉，呈现出一种白色和奶白色的混合体，婴儿蓝的眼睛，小鼻子，粉红的小鼻孔——每一样都很和谐
，除了她的嘴唇和指甲的颜色，以及她的胸的尺寸。
在生产的过程中多少出了点错误，把这些硕大的、女性化的乳房放到了本来将是完美的一件作品上，
你可以看出她有多讨厌这点。
这些人还站在那里等着看她会对这些黑男孩怎样，她突然记起看到过我，于是她说，“既然是星期一
，孩子们，为什么我们不让这个星期有个好的开始，在早餐后剃须室变得繁忙前，今早先给可怜的布
罗姆登先生刮胡子，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无法避免一些，呃，他一向喜欢制造的骚动，你们觉得怎么
样？
”在任何人能够回头找我之前，我躲到了拖把间里，猛地把门关严实，屏住了呼吸。
在吃到早餐前刮胡子是最糟糕的事情。
当你肚子里有点食物时，你会变得比较强大和清醒，为“联合机构”工作的那些狗杂种们不会那么兴
冲冲把他们的某个机器代替电动剃须刀放到你的脑袋里。
但是如果你在早餐之前刮胡子，就像她有些早上让我做的那样——清晨六点半待在一个四壁白色、满
是瓷盆的屋子里，天花板上的长管日光灯明晃晃的，确保房间内一点暗影也没有，被绑在你周围的脸
都在镜子里面尖叫——你说你还有什么机会抵抗他们的任何机器？
我藏在拖把间里听着外面的动静，我的心在黑暗里激烈地跳动着，我竭力让自己不要害怕，努力把思
绪转移到别的地方——努力回想过去，想起村庄和宽阔的哥伦比亚河，想起有一次爸爸和我在达尔斯
附近的一片雪松树林里打鸟⋯⋯但是，每当我试图把思绪躲藏到过去时，眼前的恐惧总是渗透到记忆
中来。
我能感觉到那个个头最小的黑男孩从外面走到大厅里来了，一路嗅着我的恐惧。
他把自己的鼻孔像黑色漏斗一般打开，大脑袋东一下西一下地四处闻着。
他在整个病房里都吮吸到了我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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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已经闻到我了，我能听到他的鼻息声。
他不知道我躲在哪里，但是他到处嗅着，搜寻着。
我努力保持安静⋯⋯（爸爸叫我保持安静，告诉我说猎犬察觉到了很近的某处地方有只鸟。
我们从达尔斯的一个人那里借了一条猎犬。
爸爸说村庄里所有的狗都是不能狩猎的杂种狗，吃鱼内脏的，既没品种，也没身量。
这条猎犬可是要吃牛排的！
我没有说什么，但是我已经看到在一棵矮小的雪松上有一只正隆起一团灰色羽毛的鸟。
猎犬在下面转着圈子跑，周围太多的味道使得他无法确切地辨认方向。
鸟儿只要保持安静，他就是安全的，他坚持得还不错，但是猎犬不停地绕着圈子继续嗅着，声音越来
越大，距离越来越近。
然后，鸟儿顶不住了，抖动着羽毛跳出了雪松，正撞上了爸爸射鸟用的小号枪弹。
）我还没跑出拖把间十步远，那个个头最小的黑男孩和高个黑男孩中的一个就把我抓住了，拖回到了
剃须室。
我没有挣扎也没有出声。
如果你喊叫的话，他们就会让你更难受。
我强忍住没有喊叫，直到他们碰到了我的太阳穴。
在他们碰到我的太阳穴之前，我无法确定究竟用在我身上的是剃须刀还是被换成了某个机器；之后我
就再也无法控制自己。
当他们碰到我的太阳穴的时候，那就不再是意志力的问题了。
它是⋯⋯一个按钮，啪的一按，喊着空袭了、空袭了，让我变得如此歇斯底里，以至于其他声音好像
都消失了：每个人似乎都捂着耳朵从一面玻璃墙后面朝我大喊大叫，面部像在说话一样不停牵动，但
是嘴里没有发出声音。
我的声音吸收了所有其他的声音。
他们又开动了烟雾器，让像脱指乳似的雪白冰冷的东西洒遍我的全身，如此的厚重以至于如果他们还
没有抓住我的话，我也许都可以躲藏在里面了。
透过浓雾，我连六英寸以外的东西都看不见，在我自己的鬼哭狼嚎声中，我唯一能听到的是大护士像
阵风似的冲了过来，一边用她的柳条编织袋甩开挡路的病人们。
我听到她来了，但是我还是不能停止号叫。
她到了我还在号叫着。
他们把我摁倒，让大护士把柳条编织袋整个塞到我嘴里，用拖把把子将袋子往我喉咙里捅。
（一只蓝色猎犬在大雾中狂叫着，因为看不见而迷惘惊恐。
地上除了他自己的脚印以外没有其他任何的痕迹，他用冰冷的红橡皮头鼻子四下里嗅着，除了他自己
的恐惧以外没有发现任何其他气味，恐惧在他心里像蒸汽一路灼烧下去。
）过去发生的事情会一直那样灼烧着我，让我最终道出有关这一切、这家医院、她和大伙——以及有
关麦克墨菲的事情。
我已经沉默了很久，现在，这一切将像洪水一样从我的身体里奔涌而出，你会说，上帝啊，讲述这一
切的人是在胡言乱语；你认为这一切太可怕了，不可能真的发生过；这一切太糟了，不可能是真的！
但是，请等一等。
直至今天，我自己都觉得很难以清醒的头脑来思考这一切。
但是，就算事情压根儿没发生过，我说的也都是真的。
当浓雾飘散，我差不多能看清眼前事物时，我发现自己坐在休息室里。
这次他们没有带我去电击室。
我记得他们把我带出剃须室，锁到了禁闭室里。
我不记得我是否得到了早餐，很可能没有。
我还记得被关禁闭的某些早上，黑男孩们不停地拿来劣质食品，名义上是给我吃，但是他们自己把它
都吃了，他们三个吃着早餐时，我就躺在那个充满尿臊味的床垫上，看着他们就着烤面包片消灭鸡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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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闻到油腻的味道，听到他们嚼面包片的声音。
其他的一些早上，他们给我拿来冰冷的玉米粥，盐都没放就逼我咽下去。
今天早上我真的不记得了。
他们逼我吞下了足够多的、他们称之为药片的东西，所以在我听到病房的门打开之前的事情，我一件
也记不得了。
病房门打开意味着至少已经八点钟了，意味着我可能已经在外头的禁闭室冻了一个半小时，在那段时
间里技术人员完全可能在我的脑袋里安装了大护士命令安装的任何东西，而我对此却毫无知觉。
我听到病房门口有吵闹声，可惜病房门在我视线之外的大厅那头。
病房的门八点打开，然后一天之内开关上千次，咔嗒咔嗒。
每天早餐后我们都在休息室的两边排队坐着，玩智力拼图游戏、听着钥匙开门的声音、等着看进来的
是啥东西。
没有太多事可做。
有时候，门里进来的是一个年轻的住院医生，一大早便过来察看我们在服药前的状况。
他们称“服药前”为BM。
有时候，门里进来的是穿着高跟鞋前来探视的某位病人的妻子，手袋紧紧拽在胸前。
有时候，门里进来的是一群小学老师，由那个愚蠢的公共关系负责人带着前来参观，他总是拍着他潮
湿的手，说精神病院消除了所有的老式的残忍手段如何让他喜不自禁：“多么愉快的氛围，你不觉得
吗？
”他在这些学校老师身边上蹿下跳，不停地拍手，而她们总是挤在一起寻求安全感。
“哦，当我回想起过去那些日子、那些污秽、那些糟糕的食物，甚至，是的，野蛮的行为，哦，我意
识到，女士们，我们在这场运动中已经走了很长的路！
”通常门里走进来的人总是令人失望的，但是难免有例外，所以，当有钥匙开门时，所有人的脑袋总
会像有根线牵着似的抬起来。
今天早上，门锁打开的声响有点不同寻常：显然门口站着的不是一般的来访者。
一个护送者的声音传过来，听上去急躁而不耐烦，“有病人人院，过来接收他。
”黑男孩们赶快过去了。
有病人入院。
每个人都停止了手中的纸牌或棋盘游戏，将头转向休息室的门。
大多数的日子里，我会在外面清扫大厅，能看到他们接收了谁。
但是今天早上；如同我跟你们解释的那样，大护士在我身上压了一千磅，我在椅子里动弹不得。
大多数的日子里，我会第一个看到新来的入院者，注视着他蹑手蹑脚地进来，沿着墙壁溜过，很害怕
地站在那里，等着黑男孩们来接收他，把他带到洗澡间，扒光他的衣服，让他在那里直打哆嗦，门也
不关，他们三个却一脸坏笑地在大厅里跑上跑下佯装寻找凡士林。
“我们需要凡士林，”他们会告诉大护士“体温计需要凡士林”。
她仔细审视他们：“是嘛，”随后递给他们一个至少装着一加仑凡士林的罐子，“但是你们这些孩子
给我小心了。
不要又聚在那里瞎搞。
”然后，我看到他们当中的两个人，或者全部三个人，和那个人院者一起待在洗澡间里。
他们把体温计插进凡士林的油脂里滑来滑去，直到上面包了手指粗的一层，嘴里哼着，“对的，妈妈
，对的。
”然后他们把门关上，把所有的淋浴喷头都打开，除了水流打在绿色地板上发出的邪恶的嘶嘶声外，
你什么也听不到。
我大多数的日子里都在外面，我看到的情形就是这样的。
但是，今天早上我被迫坐在椅子里，只能听到他们带他进来。
尽管如此，虽然我看不到他，我知道他不是一般的入院者。
我没有听到他害怕地沿着墙壁溜过去，而且当他们要求他洗澡时，他没有虚弱地应允，而是立刻用大
而刺耳的声音回答，多谢了，他妈的我已经够干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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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今早在法院让我洗澡，昨夜在监狱也让我洗澡。
并且我发誓，如果设施允许的话，在坐出租车来的路上他们会把我的耳朵也洗一遍。
呼，天哪，每次他们把我运到某个地方之前、之后和当中，似乎我都要被彻底搓洗。
我已经习惯了，所以水声一响我就开始收拾我的东西。
把那个体温计给我拿开，山姆，给我一分钟仔细看看我的新家，我以前从来没有在心理治疗机构待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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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飞越疯人院》体现反文化经典，疯癫与文明，奴役与自由，垮掉一代的精神领袖，嬉皮时代的催生
者和见证人。
《飞越疯人院》、《麦田守望者》和《在路上》并称为垮掉一代的《圣经》，销售一千多万册，1962
年全美最畅销小说。
迟到了四十年的第一部中文全译本。
同名电影荣获48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五项大奖，
奥斯卡历史上只有三部电影获此珠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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